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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中国维和观念的演变
＊

〔新西兰〕马克·兰泰尼

内容提要 与冷战期间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谨慎政策有明

显不同，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中国更加积极地参与联合国维和行

动，中国在维和行动中同时部署民事和军事人员到指定地区，反映了

中国维和行动的观念发生变化。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既是中国跨区

域外交的一部分，又是中国人道主义干预等“非战争性军事行动”的

安全政策体现。目前，中国的维和人员前往的多为和平脆弱地区，维

和人员面临当地武装分子的严重威胁。中国正试图在成为国际安全

事务中负责任的大国和参与联合国解决国内冲突的维和行动间寻求

利益平衡。

关键词 中国政治与外交 联合国维和行动 维和观念 维和

政策

１９７１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成为中国广泛参与联合国维和

行动的重要历史契机，中国对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立场态度明显转变。从

近期中国对内部冲突和崩溃国家的干预、处理战争向和平的过渡（ｗａｒ－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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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ａｃ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问题，以及关于维和行动具体实践等相关的一系列政策中，都

能体现中国对维和这一概念理解的转变。３０多年来，通过运用广泛的政策工

具和手段，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态度从谨慎、不参与，逐步发展为越发地

关注和更深入地介入。冷战结束以来，各种形式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开始显现，

这其中包括崩溃国家、低烈度冲突，以及全球性恐怖主义和经济不安全等问

题。针对这些问题，中国开始更加重视通过多边合作来应对全球性的安全

威胁。

由于担心被视为国际秩序的修正者，从总体上讲，中国过去不愿意参与维

和行动及其决策，而现在，特别是针对众多安全问题中的国内冲突议题，中国

试图塑造自身身份，作为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重要伙伴而非搅局者。尽管中

国正在积极地推动维和事业，但当中国的“蓝盔部队”执行更为复杂和危险任

务时，中国政府仍将面临一些决策上的难题。

本文回顾了中国针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政策变化历史，以及中国参与联

合国维和行动的第一批人员部署情况。通过对一系列中国和其他地方政策文

件的解读，尝试解释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如何体现出中国的安全政策，特

别是针对人道援助、和平过渡、维持治安等非军事议题的改革变化。此外，本

文解释了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以及当前中国政府提出的与发展中国家

通过“一带一路”等进行贸易倡议间的一致性。最后，针对中国维和人员参与

马里、苏丹等不稳定地区的维和行动，指出中国政府可能面临的挑战，以及回

答维和行动在中国不断扩大的外交和战略利益中将如何发挥作用。

一、中国针对维和行动的观念变化：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

随着中国对自身崛起的自信及对亚太区域外介入能力的提高，中国对维

和行动态度和政策也开始发生改变。中国日益成为一个重要的权力中心，但

也面临更多国际上的压力，因为国际社会认为，在发生冲突的地区，中国表现

的应该更积极。因此，在对待维和行动上，中国进行更为细致入微的观察，特

别参加一国有内部冲突的维和任务时，中国将区别采用积极举措或消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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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时而提出有别于西方的政策选择。① 但是，中国的这些想法和举措是以获取

到更多当地的政治、经济和战略等方面一手信息为前提的。在很多时候，中国

与这些地区在历史上很少联系，比如在中东地区。在这一地区，伊拉克和叙利

亚正在遭受内战，同时，还面临伊斯兰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威胁。② 中国关

于维和及战争向和平过渡的政策战略意图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是问题解决

者，是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多边合作者，而不是一个霸权国家。

联合国一向是展示中国关于“筑造和平”态度变化的前沿阵地。自２０世

纪７０年代以来，中国开始逐渐接受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包括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

始出现的一些非传统维和行动。③中国曾一度没有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但从

１９８２年开始，中国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支付摊款。１９８９年，中国开始参与联合

国维和行动的对话，同年，中国首次同意向联合国维和行动派遣非军事观察

员，特别是派遣观察员参加联合国纳米比亚过渡时期协助团（ＵＮＴＡＧ）。１９９０

年４月，中国同意派遣五名军事观察员到中东协助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

（ＵＮＴＳＯ）的任务。④ 自中国开始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任务以来，在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更偏向派遣军事观察人员，唯一例外是１９９２－１９９３

年间，中国参与联合国驻柬埔寨临时权力机构（ＵＮＴＡＣ）的维和任务，当时，中

国先后派遣两支工兵营前往柬埔寨，这也是中国的行动首次被冠以“蓝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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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义。①

世纪之交，中国开始同意向维和任务派遣民事警察部队作为联络人，如

１９９９—２００２年联合国在东帝汶的维和行动。② 进入２１世纪后，中国开始参与

更多的维和行动，其中包括在海地的维和行动，虽然海地与中国并没有正式外

交关系。２０１０年１月，海地发生地震，中国有八名民事维和警察及人员罹难，

这些遇难人员被授予“烈士”荣誉称号。③ 参与海地的维和任务是中国关于维

和行动决策的一次重要转变，之前中国对在与中国无外交关系国家的维和行

动非常谨慎。例如，中国在１９９７年和１９９９年针对危地马拉和马其顿的维和决

议投反对票，因为这两个国家当时都承认台湾的主权地位。④ 中国的维和人员

还被派到科特迪瓦、塞浦路斯、马里、苏丹、南苏丹和西撒哈拉执行联合国维和

任务。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即将离任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委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王

小军少将担任联合国西撒哈拉特派部队（ＭＩＮＵＲＳＯ）司令，该任务自１９９１年

开始实施。⑤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中国政府发表的《发展权：中国的理念、实践与贡献》白皮书

指出，截至２０１６年，中国已向联合国维和行动累计派出维和军队、警察及民事

人员达３．３万人次。⑥ 至２０１７年６月，中国派往在外执行维和任务的人员约

为２５１５人，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人员最多的国家。约有１０６０名官

兵被派往联合国驻南苏丹特派团（ＵＮＭＩＳＳ）。自２０１１年中旬起，该特派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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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稳定这个新成立的非洲国家的局势，同时，还要面临正在进行中的国内冲突

和即将发生的大面积饥荒。①

随着中国安全利益的不断扩大，中国开始强调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这已

成为中国在安全合作的重要部分。２０１５年，《中国国防白皮书》中指出，中国军

队将继续“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履行安理会授权，致力于和平解决冲突，促进

发展和重建，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② 中国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不仅可以

让中国获得发生在亚太之外地区的危机和安全威胁的必要信息，还将有益于

中国制定关于非传统安全、战争向和平过渡、非战争军事行动（包括人道主义

援助、救灾）等领域的一系列战略政策。③

二、理解中国的维和政策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起，中国政府开始主动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尤其是

在中国的周边地区。而在冷战时期，中国时常被周边邻国和美国视为军事和

意识形态对手。例如，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中国参加柬埔寨维和行动，以及１９９９—

２００２年参加东帝汶维和行动。在胡锦涛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中国政府

开始逐渐接受中国作为一个维和的参与者，这其中包括以维和行动为平台塑

造中国的软实力。④当时，在关于参与维和事务时的角色定位上，中国仍将自身

定义为发展中国家，而不是世界大国。然而，习近平主席继任后，这一观念逐

渐发生变化。在胡锦涛政府时期，中国经济经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外交实

力在亚洲乃至全球得到显著提升。中国更愿意将自身发展描述为“和平崛起”

或是“和平发展”，从而有别于传统的世界大国。同样，在此期间，中国提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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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世界”的构想，更多关注通过多边合作来解决全球危机。①而在联合国框架下

的维和机制是实现这些理念的有效途径。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虽然软实力的理念开始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中流

行起来，约十年后，该理念在中国的决策圈中才得以崭露。中国政府偶尔会

将软实力视为与硬实力一样，是竞争力的来源和对外战略政策的组成要素。

胡锦涛主席首先在一些官方讲话中提及软实力，他在２００６年的一次演讲中

指出，“如何找准我国文化发展的方位，创造民族文化的新辉煌，增强我国文

化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软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课

题”。②不同于以往世界大国的崛起过程，崛起中的中国处在信息、组织与机制

连接密切程度都前所未有的国际体系中。因此，中国在将自身与最近崛起大

国进行比较时，对自身身份和形象更为敏感。中国认为，通过积极地参与包括

建设和平在内的安全合作，将有助于抵消国际社会将中国视为体系修正者的

看法。

当中国的政策决定者对“和平崛起”（和平发展）在其决策圈中进行广泛讨

论时，软实力的重要性也超越文化层面。政界和学界讨论衡量一个国家的实

力水平时，特别是在中美实力对比问题上，软实力成为这些激烈讨论中一个重

要考虑因素。例如，在关于中国发展综合国力的研究中，阎学通指出，在对比

中美两国关系的综合实力时，即使加入软实力这一考量因素，相对于美国，中

国仍处于劣势地位。③ 胡锦涛主席执政期间，人们很明显地能够感觉到，在对

外政策和对国际机制的态度上，中国越发重视遵守国际法（包括维持和平、建

设和平相关协议），把这当成改善中国综合国力不足的一种方式。中国与包括

东亚和东南亚邻国的关系是对中国提高其软实力和国际地位的重要考验。中

国提高自身地位的努力包括调整多项政策，这其中包括发展出一种更为巧妙

和精细的维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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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中国在对外政策整体发展框架内开始关于软实力的争论，当

时，中国政府认为，仍有必要坚持邓小平时代关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保持低调

的原则。①争论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的对外政策是否应该承担更多的国际责

任，以符合中国日益崛起的国际地位。在江泽民时期，中国已经开始拓宽其外

交利益，邓小平时期的关于中国在国际安全事务中坚持不当头的保守姿态即

“韬光养晦”政策，似乎开始显得不合时宜。② 如今，中国正在从一个“发展中大

国”发展成为一个崛起大国。２０１１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谈到，中国支

持建设和平的国际环境，坚持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重视加强国际军事交

流，推动国际和地区安全合作。③

中国在发展维和政策的同时，也在重新定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角色，以便

适应后冷战时期的国际体系。在江泽民时期，中国所推崇的军事战略为“信息

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而胡锦涛时期则认为，中国军队应该准备迎接“新的历

史使命”，其中包括维和行动、多元化的军事任务，以及海外军事任务。中国正

在努力消除“中国威胁”的国际形象，并积极推动包括联合训练、军演在内的军

事外交活动。④胡锦涛执政期间，对“保护的责任”理念也给予极大关注。“保护

的责任”意味着有必要对一些国家内部的危机，包括一国内的人道主义危机，

及时做出反应。起初，中国的政策圈中对“保护的责任”理念存在顾虑，认为这

会有时破坏一国的主权，尤其是在处理处于崩溃边缘国家的时候。⑤然而，在过

去十年间，基于许多国内冲突已经变成地区冲突或者带来国际层面的负面

影响，中国改变了对“保护的责任”的看法，并开始加入到维和任务当中，其

中包括在马里和南苏丹的维和，这两个维和任务都涉及对一国内部危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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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对达成上述两个目标，维和行动的相关培训和实践日益重要。２００１年，中

国国防部成立维和事务办公室，①向中国派遣的联合国维和人员提供培训和训

练设施；２０００年８月，中国政府在河北廊坊成立中国维和民事警察培训中心；

２００９年６月，北京怀柔区设立国防部维和中心。这些机构为一些专项任务提

供专项训练和培训设施。②

自习近平主席２０１２年任职以来，中国关于地区和国际安全的观念有了进

一步变化，一种对自身能力的更加自信态度，以及更为积极的对外政策。③中国

开始逐渐从“低调”的对外政策转为更有意愿介入到包括安全事务在内的国际

议题中。回应２０世纪提出的“美国梦”，习近平主席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即提

出“中国梦”，这表明中国意图重返世界大国和经济强国的地位。④在关于中国

战略意图的演讲中，习近平主席宣扬一种“总体的”和“共同的”安全观，同时强

调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坚持多边对话解决争端，反对动辄使用武力。在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年期间，习主席同样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该倡议基于陆海两条贸易路

线，其中陆地路线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到欧洲地区；海上则通过印度洋到达

非洲大陆，涵盖了中东和南亚地区，意图实现陆地和海洋的互联互通。尽管

“一带一路”通常被理解为是经济发展倡议，但不能忽略在该倡议实施发展过

程中，也潜藏着一些安全风险，例如恐怖主义和一些其他非国家行为体的

威胁。⑤

对“一带一路”政策的支持主要来源于两个财政机构。这两个机构都用扩

大对中国亚洲邻国的经济支持。２０１４年，中国宣布出资４００亿美元成立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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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为“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提供投资支持。随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也宣告成立。２０１７年初，有５２位来自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创始成员国（之后又

有２０多位新成员加入），这是中国在亚太地区创设的具有替代性的借贷机

构。①由中国牵头的两个重要金融机构的创设，进一步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

助力，为中国的邻国发展提供动力。新机制将与原有的金融机制，包括亚洲开

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同为全球发展提供潜在的资金支持。② 中国创

立这些金融机制仍体现中国一向主张的发展促进地区安全的理念，并且中国

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仍坚持传统原则，即不干涉他国内政。

即便“一带一路”倡议及其相关机制关注的是经济问题，然而，很显然这也

会带来政治影响。这些政策会帮助把中国变成一个大国，一个在东亚和临近

地区施加结构性权力的大国。这些新兴机制不仅会影响中国的权力投射，还

会影响中国应对国内冲突、战争向和平过渡的相关政策，而这些政策通常借由

维和任务实施。除“一带一路”倡议和相关机制中的经济因素外，为实现这些

更富雄心的安全目标，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政府还必须涉足区域、次区域内的

安全与和平建设问题和危机。“一带一路”倡议需要中国更深入地解亚太地区

之外的安全问题，还有潜在的建设和平议题。中国对联合国维和倡议所展现

的日益增长兴趣与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经济外交之间势必存在广泛的利益

关系。

中国宣布在吉布提首次建立的海外军事设施是证明这种利益关系的典型

案例。吉布提位于非洲之角，美国和法国之前即已在此部署军事设施。③虽然

吉布提资源稀缺，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量微乎其微，但基于靠近中东和海湾地区

的地缘考量，吉布提对中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解决索马里附近海盗劫

掠民用船只的问题，中国海军于２００９年开始在亚丁湾附近参与打击海盗的多

边行动。由于在该地区缺乏补给港口，中国船只在该地区的行动遭遇很大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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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① 对在吉布提的基础设施，中国军队谨慎地将它们界定为“支援设施”，而

不是军事基地，这些设施将被用于保障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队在印度洋地

区的航行。② 由于水路航线对许多“一带一路”的路线来说非常重要，吉布提

的例子显示中国如何将安全利益与跨区域外交之间实现对接。此外，鉴于

中国在非洲地区执行一些维和任务，例如在刚果、利比里亚、马里、苏丹和南

苏丹，吉布提的设施可以在现在和未来成为中国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协调

中心。③

三、中国维和政策面临的挑战

包括亚洲和美国在内的全世界都在密切关注中国的战略走向，中国的联

合国维和政策正是在世界的关注下发展和变化。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全方位崛

起并未能减轻国际社会存在的“中国威胁”的顾虑。因此，中国正尝试通过各

种手段推动其安全政策，同时，也要避免给国际社会留下正在直接挑战国际秩

序的形象。对中国来说，这显然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

首先，中国的崛起体现在战略和经济两个层面，并且两个层面的“崛起”都

十分迅速，吸引了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例如，中国与东盟成员菲律

宾、越南等国在南海地区海洋主权的争端问题，加深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会成为

在东南亚安全领域的独断者和修正者这一可能性的顾虑。④ 类似问题还包括

中国与日本关于东海的划界问题，特别是钓鱼岛的归属问题，中日两国都声称

钓鱼岛是其历史上固有的领土。⑤ 尽管中国一向试图展示自己是主张维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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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安全问题的现状，近些年来，这些涉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洋领土争端正在

不断挑战中国塑造的“现状稳定者”这一形象。

其次，在胡锦涛和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的军费开支经历大幅度增长，即

便相较美国仍有很大差距，但中国的军事投送能力，特别是在海洋领域，已经

达到大国水平。２０１６年３月，尽管全球对中国商品的进口需求递减，中国经济

出现疲软态势，但中国的军费预算仍达到１０．２亿人民币，约为美国防务支出

的四分之一。与此同时，中国政府正在精简军队结构，２０１５年，中国宣布裁军

３０万人。①中国更为积极地参与维和任务的承诺，一方面，将增强中国军队参

与多边行动和军队交流的经验；另一方面，将有助于削弱中国的军费扩张是修

正主义倾向的顾虑。

最后，就如何应对奥巴马政府在２０１１年后提出的“亚太再平衡”和“重返

亚太战略”方面，中国的决策圈中仍存在争议。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包括强

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同盟和伙伴的双边关系，其中包括与同盟（澳大利

亚、日本、菲律宾）及地区伙伴（新西兰、新加坡和越南）的关系。而这已经会引

发中国的顾虑，认为美国越发公然地在亚太地区遏制中国。② 虽然特朗普总统

上台后，奥巴马时代的“再平衡”政策并未得到延续，然而，目前美国新的亚太

战略尚未清晰，在特朗普政府领导下，特别是在２０１７年初中美两国都试图解

决朝鲜安全问题的背景下，中美两国关系是否会产生重大变化仍未可知。③ 鉴

于此，在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情况下，当中国既要增强其在国际上的军事实

力，又想扩大其外交能力时，最显而易见的手段即是通过和平行动方式来实

现目标，这既包括联合国框架下的和平行动，也包括其他形式的多边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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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中国积极参与维和行动，一方面，可被视为是发展中国软实力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也是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是一个“国际上已经社会化的

国家”和“负责任的大国”。① 借助“负责任的大国”理念来阐述中国参与筑造和

平及维持和平的行为，中国想进一步通过自身话语来定义中国的角色。中国

想让国际社会意识到，中国想要进一步融入国际体系，但并没有必要完全依赖

西方的对外政策模式；中国认为现有的国际体系中不应仅存在一种西方式的

维和行动；中国要证明其崛起不同于传统大国，而是在尊重主权原则下实现崛

起。② 此外，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国开始积极参与维持和平行动，中国在

其中的参与已经表明，中国能够制定出更为有效政策推动其走出周边地区，前

往其他域外国家和地区开展行动。

２１世纪以来，中国一向公开支持通过和平方式、最好通过多边手段、借助

武力而不是动用战争来解决争端。中国通过参与联合国维和任务，成功地发

展了自身的软实力，对维和任务有很大推动作用。中国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

即便发展迅速，中国始终以中等国家身份而不是大国身份，来制定政策和采取

行动。在东亚地区，中等国家通常被认为更务实、更公正，以及很少以意识形

态为导向。③ 中国没有对他国进行殖民的历史，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一部

分领土沦为殖民地，遭遇“百年国耻”，④而这段记忆成为中国在思考地区安全

事务时的重要影响因素。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在制定维和政策时，一个

重要考量是中国要将自身塑造成一个“和平建设者”的形象，作为一个了解在

国内冲突中落后与安全存在必然联系的“和平建设者”。⑤ 此外，中国在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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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就具备与包括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团结一致的外交传统，在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这项原则与“万隆精神”是一致的。① 现今，该传统有助于

中国规避遭受大国沙文主义的质疑，而大国沙文主义正是前欧洲殖民国家所

普遍遭受的诟病。

中国的维和行动政策中仍然保留很多“发展中大国”的思维模式，这也让

中国能够有别于其他同样积极参与维和行动的国家。然而，考虑到中国实力

的不断增强，中国已经越发趋近于传统大国地位，所以，如果中国继续坚持自

身的中等国家地位，那么，在今后的维和行动中，现有的这种伙伴关系模式或

将难以为继。随着中国不断通过联合国框架下的各类和平行动来推进其发展

和介入政策，更多挑战也将接踵而至。

四、中国提供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新模式？

目前，中国参与或可能参与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多在东亚地区外，而这些行

动将给中国带来更多考验。２０１３年，《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白皮书声

明，“中国认真履行国际责任和义务，支持并积极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②２０１５

年９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演讲中指出，中国将加入新的联合国维和能

力待命机制，率先组建常备成建制维和警队，并建设８０００人规模的维和待命

部队。中国决定在未来五年内，向非盟提供总额为１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

支持非洲常备军和危机应对快速反应部队建设。中国将积极考虑并响应联合

国要求，派更多工程、运输、医疗人员参与维和行动。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郭

声琨在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晤时再次强调，中方将不断加强与联合国

在维和领域的合作，并深化在反恐、禁毒等方面的合作。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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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开始更为“积极主动”地参与维和行动，许多维和行动已经开始逐渐

扩展至更为复杂和危险的任务区，这也意味着更多的中国的维和人员被分派

到相对危险地区。鉴于安全形势的变化，中国更愿意部署作战部队以配合工

兵、医疗和民事警察等支援部队来完成任务。①在马里的维和任务就是这一典

型体现，２０１２年１月，马里爆发内战，国内冲突随着国外恐怖分子组织（包括一

些忠于基地组织的成员及伊斯兰国的势力）的介入而不断恶化，同时，马里还

存在来自利比亚内战的大量走私军火，形势极为复杂。②２０１３年４月，中国同

意派遣部队参与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ＭＩＮＵＳＭＡ）的维和任

务，中国是支援马里维和任务为数不多的联合国成员之一。２０１６年５月，中国

的一名维和工兵战士申亮亮，在马里加奥的营地遭遇袭击时牺牲，另有四名中

国维和人员受伤。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严厉谴责这一袭击事件，并承诺将采

取措施保护中国在马里的维和人员。然而，马里的危险局势不仅仅威胁到中

国的维和官兵，同样威胁着中国的普通民众。２０１５年１１月，有三名中国公民

在马里首都巴马科酒店袭击事故中遇难。③

２０１６年７月，南苏丹国内的安全形势开始恶化，中国的两名维和人员下士

李磊和中士杨树鹏在一次炮弹袭击中牺牲。２０１５年８月，在中方调解下，南苏

丹的冲突双方已经签订停火协议。④诚如《中国日报》的一篇社论所评述的，“维

和行动已经进入难以预测的深水区”。⑤ 近年来，维持和平与强制和平间的界

限越发模糊，维和部队接触的对象已不仅是国家武装力量，还包括国际恐怖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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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在内的一些非国家行为体，这些新趋势对中国和其他参与维和的国家来说，

无疑不是巨大挑战。

另一个问题则来自美国特朗普政府。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在２０１７年的

国家预算中将削减对外援助金额，这其中或将包括对联合国和维和行动的支

持。①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同意在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１８年间，增加其联合国维和摊款

比额，从６．６％增至１０．２％，②此外，中国还承诺为自身和其他国家的维和人员

提供更多培训项目。

随着进一步崛起，中国将履行更多的国际责任。中国将不断试图在自身

的安全考量与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发挥的积极作用间保持平衡。中国将通过

联合国维和战略来展示自身的实力与自信，同样，中国会通过发展、管理自身

的软实力，乃至借助双边和多边的合作机制，将自身塑造成联合国维和行动，

甚至强制和平行动中的一个重要伙伴。那么，人们不禁会思考这样的一个问

题，随着中国不断深化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是否会提供一种新型维和

模式？

（程子龙　译　董钰婷　校）

７６

试析中国维和观念的演变

①

②

Ｊｏｈｎ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Ｔｒｕｍｐｓ‘Ｓｋｉｎｎｙ　Ｂｕｄｇｅｔ’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１７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ｆｒ．ｏｒｇ／ｂｌｏｇ／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ｔｒｕｍｐｓ－ｓｋｉｎｎｙ－ｂｕｄｇｅｔ－ａｎｄ－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２０１７－０５－１５．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Ｂｅｃｏｍｅ　２ｎｄ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ｏｒ　ｔｏ　ＵＮ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Ｂｕｄｇｅｔ，”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Ｍａｙ　３０，
２０１６，ｈｔｔｐ：／／ｅｕｒｏｐｅ．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ｃｏｍ．ｃｎ／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６－０５／３０／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５５３６３４１．ｈｔｍ，２０１７－０５－１５．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Ｔｈｅ　Ｕ．Ｓ．ｈａ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ｄ　ｍｏｒｅ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ｗｈｉｌｅ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ｓｅｎｔ　ｍｏｒｅ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ａｌｓ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ｉｔ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ａｄ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ｔｒａｉｎ　ａｎｄ　ｒｅｃｒｕｉｔ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　ｉ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Ａｓ　ｒｅｇａｒｄｓ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ｎｏｒｍｓ，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ｒｅｓｓｅｓ　ａｄｈｅｒ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Ｈａｍｍａｒｓｋｊｌ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ａｎｄ　ｎｏｎ－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ｈｅ
Ｕ．Ｓ．，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ｕｓｕａｌ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ｉｔ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ｈａｓ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ｌｏｗ　ｂａ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ｆｏｒｃｅ．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ｔｈｅ　Ｕ．Ｓ．ｈａｓ
ｅｘｅｒｔｅｄ　ｍｏｒ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ｈ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ａｇｅｎｄａ－ｓｅｔ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Ｕ．Ｎ．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ｓ　ｔｉｍ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ｅｓ，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Ｓ．ｃｏｕｌｄ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ｉｎ　Ｕ．Ｎ．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ｉｓ　ｈｕｇ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ｗｏ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ｅ　ｏｎ　ｔｈｅ　Ｕ．Ｎ．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ｉｓｓｕ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Ｖｉｅｗｓ　ｏｎ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Ｍａｒｃ　Ｌａｎｔｅｉｇｎｅ　（５３）…………………………
Ａｆｔｅｒ　ａ　ｗａｒｙ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ｍｕ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Ｃｈｉｎａ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１９９０ｓｈ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ｅｎｔｈｕｓｉａｓｍ　ｆｏｒ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ｔｏ
Ｂｅｉｊｉｎｇｓ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ｔｈｅ　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ｏｔｈ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ａｎｄ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ｔｏ　ｓｅｌｅｃｔ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Ｕ．Ｎ．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ｈａｓ　ｓｉｎｃｅ
ｂｅｃｏｍｅ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ｃｒｏｓｓ－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ｉｎ　ｉｔ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ｗａｒ，”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ａｒｅ　ｂｅｉｎｇ　ｄｅｐｌｏｙ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ｗｈｅｒｅ　ｐｅａｃｅ　ｉｓ　ｔｅｎｕｏｕｓ．
Ｔｈｕｓ，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ｒｅａｔ　ｂｙ　ｌｏｃａｌ
ｃｏｍｂａｔａｎｔｓ，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ｎｏｗ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ｔｏ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ｉｔｓ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ａ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ｆｆａｉｒｓ，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ａｇｒｅａｔｅ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Ｕ．Ｎ．
ｉｓ　ｂｅｉｎｇ　ｃａｌｌｅｄ　ｕｐｏｎ　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Ｕ．Ｎ．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ａｒａｈ　Ｔｅｉｔｔ　（６８）………………………
Ｄｅｓｐｉｔｅ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ＰＯＣ）
ａｇｅｎｄａ　ｉｎ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ＲｔｏＰ），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ｔｈｅｓｅ　ｌｉｎｅ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ｂｌｕｒｒｅｄ　ｉｎ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ｗｈｅｒｅ　Ｕ．Ｎ．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ｈａｖｅ


